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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的大胆创新
——豫剧《花嫁巫娘》座谈会纪要

陈兆虎：(台湾传统艺术中心副主

任)

尊敬的各位先进、前辈，还有我们

豫剧团的伙伴，大家好!昨天晚上我们

台湾豫剧团的《花嫁巫娘》在郑州演

出，大家都前去观赏了，今天主要想听

大家的意见。我们这出戏在台北首演

的时候，男主角曹复永是唱豫剧。这次

我们来大陆改成了京剧。因为去年到

上海国际艺术节，经过首演以后有一

个讨论，想尝试能不能把京剧和豫剧

融合在一起，因为曹复永本身是台湾

京剧第一小生，所以我们把它改了。今

天想再听听大家的意见，看这种尝试

是否可行，也让我们的豫剧团将来再

演的时候，能够更好一点。今年刚好是

台湾豫剧团60年，60年了，真的非常

不容易。尤其是我们的韦国泰总监，在

豫剧团待了32年，也是非常不容易

的。他以队为家，真是在全力地付出，

豫剧有今天，他真的功不可没。

我一共来了四趟河南，每次来都

切身感到大家对我们的热烈支持，真

的非常感谢!尤其是康厅长，从15年

前我们认识到现在，她对豫剧的支持

一直是不遗余力。台湾豫剧团能有今

天的成就，可以说河南这边的先进给

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台湾最

大的问题是师资比较欠缺，人才断层。

过去学校里面有培养豫剧的专业，现

在没有了。将来在人才的培养方面，还

需要河南的支持。我想其他的话，除了

感谢还是感谢。接下来请我们康厅长

先给我们讲几句。

康洁：(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

今天上午咱们的会开得特别好。

其实两岸的交流是相互受益，我们河

南豫剧界也从台湾豫剧团学习到很

多。我觉得台湾豫剧团先进的管理理

念、市场营销理念，还有他们在舞美设

计上一些非常超前的大胆尝试，都值

得我们学习。昨天晚上看完《花嫁巫

娘》后，很多艺术家也跟我讲，他们很

佩服台湾豫剧团的创新意识。他们敢

把京剧融汇到豫剧里面，而且融合得

那么好。舞美设计，那么简单，很抽象，

但是都能看懂，而且跟所有演出的细

节都融合得那么恰切。我觉得这方面

我们大陆的一些剧团还得好好学习。

这几年大陆经济发展了，有些剧团太

片面追求舞台的繁复、舞台的华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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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我觉得台湾豫剧团的精神，就是抓

好每一部戏，注意表演，注意细节，注

意创新，才是我们学习的关键。

同时台湾豫剧团还有一个非常好

的理念，就是国际化。他们同步的英文

字幕非常漂亮。文化部外联局的局长

是一个翻译家，昨天我们坐在一起看

戏，共同的感觉是英语翻译得很好。戏

曲翻译要达到国际水准，是非常不容

易的，要了解我们的戏曲，要理解内容

的含义，很多话直译是不行的，但意译

怎么精炼到让外国人理解，很难。昨天

看他们的英语翻译得非常好。同时，他

们的节目单也不那么厚重，不像我们

有的时候介绍一堆个人的情况，就是

把这个剧目和台湾豫剧团简单地表述

出来了，也很精美。还有他们在市场推

销时制作的一些小公仔、小图片、冰箱

贴等，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无时无刻不

在想着怎么样向台湾民众推介豫剧。

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我们大陆

剧团来学习的。

孟华：(国家一级编剧)

昨天晚上看了台湾豫剧团《花嫁

巫娘》的演出，感受很多。我感觉台湾

豫剧已经远远地走出了狭窄的地域性

和当初那种鲜奇性，还有“寻根性”这

个阶段，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

变化阶段。我接触台湾豫剧团可能没

有其他的朋友早，但是我得到的消息

更早。我有一出戏叫《情断状元楼》，我

听说他们演出了。后来我看到他们演

出的录像，发现好多唱词有变化，有些

地方很不一样，我以为是他们做了整

改。后来有朋友给我讲，那是他们从录

音机上听到记录下来的，有时候记录

的文字不准确，所以和原本有些出人。

这个事我感受很深很深，感觉他们为

了发展太不容易了。他们就是用听录

音的方法记录了整个戏。这就更让我

感受到两岸豫剧的这种情丝不断，这

种艰苦的状态下能够保持这样的艺术

上的联络，不容易。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远远地跨

过去了，我觉得看了昨天这个演出，这

个起点已经完全是一种新的生命状

态，焕发着一种强烈的新生的生命力。

这使我想到，就像当年我们的秦腔发

展到昆山腔，昆山腔变成昆曲，昆曲变

成京剧的变化一样，像蛇的蜕变，它已

经变成了一个新生的生命。昨天看戏

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台湾豫剧团在走

一条新的属于自己的道路。《花嫁巫

娘》的演出，除了一点稚嫩、粗俗，打磨

工夫不到等一些缺点外，我觉得它突

出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冲击性，就是

说我要变了，我要走我的路，我要适应

我所处的环境。因为台湾豫剧毕竟是

在台湾，它要生存，生存不能完全靠政

府的供给，还要争取观众，出路究竟在

哪里?我觉得这个《花嫁巫娘》提供了

一个样板，它大胆地把这个京剧和豫

剧糅合在一起，非常有艺术欣赏价值。

刚才陈主任说曹先生是台湾第一小

生，果不其然!唱得那么地道，那么有

味道，令人吃惊!

当然，这又牵扯到唱腔的融合，我

觉得融合得也好。豫剧的板式和京剧

的板式那么没有缝隙地融合在一起，

很难得。特别是一些对唱，你来两句，

我来两句，一个豫剧，一个京剧，天衣

无缝。这种探索可能也会遭到一些非

议，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探

索，这是一种寻找新出路的探索，值得

嘉奖。这个戏除了一些格律不太讲究

以外，文学价值是很高的。整个演出我

觉得都非常好，海玲表演的就不用说

了。萧扬玲、刘建华，都有才艺展示，很

棒。特别是曹先生的表演，作为京剧的

戏迷，昨天我也过了一场很大的戏瘾。

当然，戏也有一些问题。如前面进戏迟

缓，叙述上有一些含蓄，影响了观众情

绪的进入，调整一下会更好。当然我还

有一点希望，就是说这个巫娘毕竟是

一个“巫”，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巫”的

成份多一些，就是神秘感，少数民族对

这个巫戏是很敬仰的，而且这个巫的

面目也是不可捉摸的。如果那种神秘

感能再多出一些，到后来走向人，就有

了鲜明的对比。有这样浓厚的、丰厚的

感情、爱情，这种对比就更强烈了，这

个戏就更好看了。

姚金成：(国家一级编剧)

我昨天专门从北京赶回来看这场

戏，很受教育，非常佩服，也非常惊喜。

我为台湾豫剧团这些年的巨大进步和

跨越感到高兴。尤其是昨天晚上的精

彩演出，那么好的文本，那么好的舞台

呈现，出人意料。我确实是以一种学习

欣赏的态度看完这场戏的。对我们台

湾剧团的演出活动，我一直非常关注。

我曾经在十年前去过两次台湾，回来

以后只要有场合我就讲，台湾豫剧团

在他们那种文化环境中，执著地奋斗，

他们的营销运作，他们走向国际化的

努力和成果，都令人佩服。在某些方

面，我们大陆的剧团恐怕很多年还赶

不上。

在创作上，过去台湾豫剧团一直

非常谦虚，向大陆的同行引进剧本，引

进导演。但这些年看了台湾同行原创

的几个剧本，觉得非常好。昨天晚上这

个文本就非常好，把我吸引住了。我今

生第一次看到豫剧和京剧同台演出，

男女主角一个唱豫剧，一个唱京剧，而

且音乐那么融合，那么自然，这太不容

易了。这种试验和探索精神很令我佩

服．在豫剧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另外，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个戏的

文本非常好。我开头没看编剧是谁，感

觉词采非常好，而且传达出了某些人

生感受。我心想是王安祈，但好像又不

是，最后一看是个年轻的编剧。第一，

她的选材很好。通过一个深山中的少

数民族突然遭遇到了外族人的进入，

那种古老的风俗与人性的冲突，引起

了几个人物内心的感情波澜，一种对

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实际上是写人

性的解放，冲破这种禁锢的艰难。这是

一个传奇性的故事。外族的一个流放

者．误入这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巫娘救

了他，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故事。这里

面人物之间关系的演变充满了戏剧

性，而且这个色彩是非常丰富的。这是

个戏剧题材。这个姑娘爱上了这个外

族人，但她本身有着那么多的禁锢，怎

么冲破它，要刻画她内心的感情冲突、

折磨，在这种纠结中、冲突中艰难地往

前走，这个前行的历程是非常有戏的，

充满着人性的深度和人性的内涵。

这个戏最大的长处是抓住了核

心，核心一是对人物的刻画塑造，二是

唱腔的优美感人。如果放在大陆，我感

觉舞台美术、灯光会有更大的操作空

间，色彩会弄得非常瑰丽。既然这个戏

带着我们去体验一次传奇的经历，那

么就要创造出一个虚幻的、传奇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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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神秘色彩的世界。我们有一流的艺

术家，如果能够有更好的包装。那样我

们的表演艺术会更深化，会更让人身

临其境。现在我们的视觉还没有达到

身临其境的境地，但我们演员的唱腔

达到了。

我对这个文本非常赞赏，特别是

唱词，感觉、词采都非常到位，词采是

很本真的，没有故意追求华丽，但它表

现的情感，包括表现的某些人生哲理，

都传递了很深的人生感受。这是这个

戏非常突出的亮点。

如果说不足的话，我感觉情节的

表达和叙述，有些地方好像可以更洗

练、更简练，情节的转折点，中间部分

写得很好，后面应该把人物感情关系

的转折点弄得更清晰、更饱满一点。毕

竟戏还是得依托于情节，内在的冲突

完了，戏要赶快结束。其实戏有时候就

是，看得正有味呢，突然完了，感觉不

想走。但是你想想也就完了，人物命运

还在牵着他，这是最好的。还有，整个

戏的演出水平有很大提高，所有的主

要演员、群众演员都可以胜任。昨天演

出剧场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强烈。所以

这是一次成功的演出。为台湾豫剧团

成功的原创性的演出，表示诚挚的祝

贺!

刘景亮：(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

员)

祝贺昨天成功的演出!我有一个

习惯，看戏的时候随手记一下感受。所

以我现在自然地、不加修饰地说一下

我昨天记下的感受。昨天这个剧目，首

先给我一种历史感和一些浪漫的氛

围，甚至于使我想到屈原的《九歌》、

《山鬼》，我甚至怀疑作者就是从那儿

找到了灵感。因为这里面古老的风俗、

祭祀，包括人物巫娘、山鬼，立马让我

回到一种历史氛围和历史的感悟中。

舞台上一直烟雾缭绕。加上情节的传

奇，显示出一种浪漫色彩。

第二，这个戏让我又一次感受到

了我们的豫剧、京剧的生命力。不像一

些人说的，它们已经是衰老、将死的艺

术，因为衰老和将死的艺术，你要嫁接

到一起，它是嫁接不到一起的。大家都

认为这是一个创举，其实，早期的豫剧

就是跟罗卷戏同台演出的，而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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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嫁巫娘》剧照

演出形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40年

代。所以它们能够同台演出，说明我们

的豫剧和京剧还很有生命力。

从剧本的情节构置看，我觉得作

者是相当聪明的，她给我最突出的感

受有这么几点：第一，传奇性。一个外

族人，而且也不知道是神、是精灵、是

祖灵，辟开了山崖，让他进入了这样一

个封闭的部落。而且又跟一个最不该

去谈恋爱的巫女进行恋爱。这种传奇

性给人陌生感，大家都觉得很新奇，想

要看下去。这是昨天剧场效果好、有吸

引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整个

情节沿着两个人的爱情命运展开、发

展。有情人的结果是什么，这是大家关

心的。观众是不愿意带着悬念离开剧

场的。如果说这个戏没有一个结果，观

众是不会走开的，这也是这个戏具有

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作者很

聪明，其实巫娘这样一个人物她的心

理历程是非常难以表现的，你要让这

个巫娘马上谈恋爱，肯定很多人不接

受，她是神职人员，是代表人和天、和

神沟通的一个人物，她的地位很高，能

随便谈恋爱吗?但是她用一个梦境，把

她的一切东西都揭示出来了。这种手

段既简练，又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家都接受了。所以在情节构置上，作

者是聪明的。再一点，我觉得整个二度

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是统一的。内容

是一个传奇又有神秘性的内容，整个

舞台都是变形的，而且可以自由推动，

加上烟、光的配合，已经营造了一个非

常神秘的空间，一个神秘的空间演绎

一个传奇的，而且又有神秘色彩的故

事，所以形式跟内容是统一的。

第二点感受，我觉得这出戏应该

是我们传统美学的坚守和进步。我最

赞成的是那种以演员为中心的戏曲演

出，我对所有的大制作都是反对的，不

管他有钱没钱。我的观点是，大制作就

会破坏戏曲的美学原则，它必定要使

戏曲产生异化，使本来是艺术的东西

转化成技术。而且它让人看的是表层

的东西，是舞台的机械装置。庄子有一

句话叫“官知止而神欲行”，你的感官

只有停止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才能

发动。现在很多戏不感人，为什么?就

是大制作。这是戏曲异化的一个重要

原因，所以我非常反对。我很赞成这个

美学追求，它是以演、唱为中心。这是

一个很节俭的舞台，我对昨天的这种

舞台追求表示钦佩。

第三点感受，我感觉这个戏的处

理也显示出了二度创作的聪明．用一

个变形、戴面具的矮人，来表示过去回

忆时空和未来的设想时空，非常聪明。

再一个，我看到了一场大演员的演出。

为什么人们现在追求舞台上的歌队、

舞队，就是演员的功力不到。演员的功

力到位了，他身边的任何东西，观众都

会感到是多余的。我们已无法用字正

腔圆、功夫扎实去评价我们两个主要

演员，他们已经从技术进入到了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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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它转化成一种无，人们却可以感

受到他的美。第五场，王海玲和萧扬玲

两个人在那么大的舞台上，距离又那

么大，我们不感到舞台是空旷的，感到

了舞台的充实。这是因为艺术家他往

舞台上一站，自身就放射出一种美，他

就充实了舞台，也充实了整个剧场，这

就叫做气场。我们很多演员不懂得这

一点，拼命地去做动作，拼命地拉长

音、放高音，实际上一味追求这种“有”

的东西，并没有转化成气场，恰恰是

“无”的东西，那才是“道”的东西。我觉

得昨天的演员已经进入了由“有”转化

成“无”的一个高层次，令人钦佩。

当然，还有一些不足。第一，比如

男主角，在人物心理的处理上略显仓

促，这不在演员，而在文本。比如开始

他说，他抓一匹马逃跑，突然又想跳崖

死，可以这样转换，但转换的依据是什

么?处理比较仓促。第二个，开始和结

尾都多了，开始必须交待，但是可以简

练地交待。结尾一是长，二是多。多什

么呢?我觉得是不是作者追求的意义

太多了，有意识给大家一个不明确的

感觉，好像要给观众一个联想的空间，

但是戏曲的结局一定要是简明的，而

且要说出一个最明确的观点和意识。

中国戏曲为什么是大团圆的结局，因

为中国人相信好人有好报。

总而言之，昨天看了一出很好的

戏。豫剧到台湾60年，一个花甲之年，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时间周期。一般

到了这样一个周期，应该做一个总结。

今天上午的研讨会是一个总结，我想

昨天的演出也是一个总结，这个总结

总结得也很漂亮。我相信我们沿着这

样的追求走下去，台湾豫剧团、台湾豫

剧是有前途的。

张怀奇：(国家一级导演)

昨天看了台湾豫剧团的演出《花

嫁巫娘》，很高兴!从昨天晚上的戏能

够看得出，他们这些年一直在追求。经

过前些年移植或搬演我们大陆的戏或

创作一些新的剧目，他们积累了一些

经验和思路，这几年的发展不一样了。

我看他们这几年排出来的戏，一部比

一部好，一部比一部新，一部比一部

美。台湾豫剧团在求变求新求美方面

做了大量的努力、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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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一些专家已经讲了，台

湾的文化环境、生存环境逼着他们必

须求变，这是生存之道。他们在营销方

面、宣传方面、普及戏曲知识教育、排

演儿童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值

得我们大陆同行学习。他们思维超前，

也没有什么包袱，就像韦队长说的天

马行空，他们有理想，更有创造。

昨天的演出总体来讲是成功的。

海玲不用说了，年过60了，在舞台上

依然焕发出青春的魅力、青春的光彩。

萧扬玲、刘建华等青年一代的优秀演

员也逐渐成熟了，台湾豫剧后继有人。

这个舞台呈现在大陆来讲不算是一个

大制作，通过抽象写意的舞台美术，给

二度创作留下了非常大的表演空问，

抓住了演员、表演这两个核心环节，这

是这个戏的特色。另外，整体演出也是

比较严谨的。向台湾豫剧团的这一部

力作表示祝贺。

王明山：(国家一级编剧)

我和台湾剧团在十几年前开始接

触，这十几年一直都有联系，所以台湾

豫剧团每年的活动、变化，通过各种渠

道，都能听到、了解到。可以看出，他们

一步一个脚印，走得非常扎实，一直在

进步。

我同意刚才老师们对这个戏的意

见，再补充两点：第一，男女主角有亮

点。大家都认可了京剧和豫剧的结合，

并且还那么天衣无缝。这两个主演，一

个是“豫剧皇后”，一个是台湾京剧“第

一小生”，这两个重量级演员聚集到一

块，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卖点。两人珠

联璧合领这一台戏，成功是必然的。

再一个，舞台呈现有特色。看了这

台戏以后，感觉它非常清新。这是真正

的戏剧手段的运用，后面那种玻璃条

幕来回调换，营造了不同的演出空间。

玻璃幕条两边符号式的演员，既是角

色，又是符号，还是一种声音，在那儿

唱伴唱。可能台湾豫剧团人员太少．他

演着角色还得唱伴唱，不露声色，很有

意思。在舞台调度上，几个角色推着布

景往前面走，包括海玲老师，她也得推

着布景，好像导演是有意这样创造的，

戏不断，增强了戏剧节奏，而且容量也

大了。还有那些高跷和小矮人，不但很

美，而且有空间上的区分。高了，它是

这样的空间，低了，它是回忆那个空

间。这些戏剧手段运用得恰到好处。另

外，服装上也是很有特色的。突出主要

演员的服装，主要演员的扮相和服饰

是具象的，其他的服装都是舞蹈式的、

符号式的，层次非常鲜明，非常美。

总的来看，这出戏是成功的。但戏

也有粗糙的地方，前面“脖子长”，最后

这个尾声也有点哕嗦。海玲老师的唱

段应该有两段核心唱，集中的感叹、咏

叹的唱段比较少，小段太多了。这一点

能不能调整一下?这只是个人意见。

很激动地说一句话，祝贺这支队

伍欣欣向荣，祝贺这场戏演出成功!

粱周敏：(河南行政学院副院长、

教授)

台湾豫剧团带来这样一台优秀的

剧目，作为六十华诞的一个盛宴，水平

之高，超乎想象。

豫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

因，也是一个密码。台湾豫剧团同仁正

是以这一种形式在传承着我们中国传

统文化，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欣赏、坚守、执著，难能可贵。物以稀为

贵，台湾豫剧团因为稀少而珍贵，因为

稀少而高贵，你们不应该因为剧团少、

人员少而感觉到势单力薄，相反因为

少能够珍贵、高贵起来，使我们需仰视

才见。昨天的戏，敢于大胆地把京剧嫁

接到豫剧上，非常大胆，同时又有《阿

里山》这首歌，又显示出台湾的地域身

份。这三重文化元素结合得非常好，这

种创新精神难能可贵。

第二，这个戏是否算是一个爱情

悲剧呢?但这里面也有一些喜剧的特

点。我觉得这个戏中媚金和瞿言从相

识到相知、相爱，这个关系的展开过

程，揭示了三重关系，一是天人关系。

原来族内部是统一的，但外面的人进

来以后，这个天人关系就对立了，由和

谐到对立，最后又到和谐。另外写了一

个社会关系，这个纷繁复杂的族人关

系，它里面有神灵妖巫的关系，还有外

部闯进来的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

复杂化、多元化、耐人寻味。还有就是

爱情关系。我觉得揭示天人关系和社

会关系，都为这种爱情关系做了一个

宏大的背景。我觉得这个戏耐看、耐人

寻味就是表现了在天人关系、族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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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男女

之间的这种人性中最纯美的爱情关

系。

在这个关系的展开过程当中，媚

金实现了一个妖或者是神向人的转

变。最早是神，然后是向一个自然人的

转变。瞿言也实现了一个转变，他的转

变在哪里呢?我把他想象为一个传统

的叛逆者，他为什么要遁人深山?他要

追求他心灵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他实

现了这样一个转变，体现了他反叛与

追求真我的精神。正是媚金和瞿言都

具有反叛的精神，同时又追求一种真

正唯美感情的东西，所以他们两个才

走到了一起。刚才有老师谈到，他们两

个为什么走到一起?因为他们两个有

精神上契合的一致性，就是人类至高

的情感追求，人性的回归、真我的追求

和感情的升华。我觉得这是这个戏很

重要的一个执著点。

在剧种上又实现了台湾和大陆、

京剧和豫剧这样一个对接、交融，对接

得还是很流畅的。开始我担心当有大

段的对唱或者高亢的对唱时，能不能

接上?看了以后觉得对接得非常好，显

示了你们深厚的艺术功底，没有感觉

到内心紧张。昨天我有一个上海的文

学评论家朋友跟我一块看戏的，他说

这种剧种的对接和跨越不但能够接

受，而且听起来很美。

这里，我还是要赞美海玲老师宝

刀不老，艺术之树常青。我不相信她的

年龄，我觉得表演起来还是比较轻盈

的，作为一个未婚女性对感情的感受

传达还是非常细腻的。我特别注重她

转身的一些动作，还有她手的一些表

演动作，还有她的眼睛，我觉得表现出

了少女对爱情的羞涩，还有那种婉转

的感觉。曹老师很英俊，和海玲配合得

很好，显示出了台湾京剧第一小生的

实力。

第三，我觉得这个团队是一个非

常有希望的团队。年轻的主演，艺术感

觉都很好，表演都很专注、很投入。所

以我觉得这个豫剧团队是一个富有活

力的，能够生生不息传承中国传统文

化、戏剧文化的一个团队。在这儿也借

这个机会，向台湾豫剧团，向海玲老师

表示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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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亚明：(河南省艺术研究院青年

学者)

以前看过几部台湾豫剧团的戏，

你们的创作风格，无论如何创新，我都

有心理准备。

就这个戏而言，我感觉是一个独

具特色的戏剧作品。一是表现在豫剧

和京剧的混搭。在同一个舞台上，豫剧

和京剧同台演唱，尤其让人感到非常

吃惊的是音乐过渡得非常巧妙。二是

这个戏还是一个具有探索性的剧目，

比如里面巫娘内心的独自、挣扎，人物

内心的外化表演等等。关于这个戏的

优点，前面老师都说得非常充分了。我

想谈一点自己的思考。

河南戏我看了很多，台湾的豫剧

也看了很多，总的感觉，台湾和大陆在

进行剧目生产时，在戏剧观念上区别

还是很大的。大陆在戏剧创作上有一

个政策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元化、三

贴近。但是台湾戏剧作品好像更加注

重剧场效果，和大陆的风格差别比较

大，台湾戏无论是话剧还是戏曲更加

不拘一格。

再谈一点，看完我们这个戏之后，

我想起了一句话，梅兰芳先生的一句

话，究竟要不要换形?它怎么换形?戏

剧肯定是要发展的，但是如果发展，往

哪个方向发展，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

都在做探索。我感觉我们台湾在探索

方面确实给大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

验。

左奇伟：(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我和台湾豫剧团也合作了六个戏

了，我觉得跟台湾豫剧团合作每次都

给你创新的平台。去年写的歌剧，今年

就是这个《花嫁巫娘》。大家似乎对这

两个剧种结合在一起都感觉比较突

然，而且是带着疑问进剧场，带着满意

出剧场。我很感谢台湾豫剧团给我有

这次机会，感谢曹复永老师的精彩表

现!

一开始我写的是豫剧。我一见曹

老师那么好的身段，那么大方的表演，

明明是一个很好的京剧演员，非让人

家唱豫剧。我很难受。我觉得这样影响

他的艺术效果。我就决定把它改成京

剧，这对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在创作

这个戏的时候，首先我想到的是找一

个主题音乐，选中了《阿里山的姑娘》。

怎么能够把《阿里山的姑娘》巧妙地和

音乐融合在一起?《阿里山的姑娘》属

于角调式和羽调式，我们豫剧是宫调

式和徵调式，1和5是我们的主音，这

里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开幕曲大家

都听了，在台湾演出，台湾的观众有一

种亲切感，觉得好像是当地的东西。在

大陆演了，观众也不生疏，因为《阿里

山的姑娘》大家都很熟悉。他俩的重

唱，我采用把每一句都断开的方式，海

玲唱前半句，曹老师唱后半句，那就是

一半京剧，一半豫剧。乐队更热闹了，

一个京胡、一个板胡对着拉。由于人

少，有的乐手操作两件乐器，既打打击

乐又操京二胡、月琴，很热闹。

我也不会写京剧，演出之后，我觉

得我真够胆大的，竟然敢写国剧，而且

把国剧和豫剧往一起搅，无意之中开

了一个先锋。要感谢团里给了我一次

实验的机会，通过实验说明它是可行

的，而月．是可以做好的，就看你怎么去

做。

丁永祥：(河南师范大学教授)

我觉得这部戏用一个字来概括的

话，就是“美”。一是它的主题美，反映

了一种人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人性的

美好的追求。二是唱腔美。我对音乐不

是太懂，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结合到底

是好还是不好，但我听了以后觉得就

是美，很好听。三是它的唱词美。传统

的戏曲是讲究格律的，既通俗又非常

美，表情达意比较完满。我们当代的很

多创作其实很难达到这个境地。但这

出戏的唱词我觉得写得还是非常美

的，很到位，很准确。四是它的舞台呈

现非常美，很简约，又很漂亮，这也恰

恰是中国现代戏曲发展要解决的一个

问题。我们传统的戏曲是一桌两椅。现

在在现代化舞台技术非常发达的情况

下，怎么样实现它们的结合，这是需要

探索的。既不能搞得太繁复，也不能太

简陋，那恐怕也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心理。这部戏做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很

有益的探索。

如果谈一点不足的话，我觉得这

部戏形式的成功可能要胜于内容的成

功，形式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大，内容方

面，特别是在故事情节方面，还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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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高的空间。我们的传统戏曲，很多

是靠叙事并结合演唱来感人的。这个

方面还有可以再探讨的地方。

乔丽：(河南大学文学院)

昨天看了《花嫁巫娘》，我觉得特

别新鲜。剧作里面讲到说花帕族是远

居深山，隔绝人世，雷火劈开了山路，

瞿言进来了，应该说雷火劈开山路是

一个偶然事件，没有必然性。一方面是

花帕族内部的人想出去看看，另一方

面是外面的人进来了，这看起来是一

个巧合、一个偶然，能不能在后面的过

程中再提升一下?在偶然当中找到一

种必然性，把偶然性上升到必然性，可

能主题会升华。另一个d,lJ,的想法是，

结尾前面一段是花帕族人在怀念媚

金，怀念她的探索精神。我想能不能演

员不出场，而让两位老师的声音出来，

这样的话是不是给观众一个空间想

象，不要把那个舞台弄得太满。在观众

的想象中，男主角和女主角在人生道

路上崎岖前行，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更

好一点。

王海玲：(台湾豫剧皇后)

谢谢大家对《花嫁巫娘》的褒奖。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写这个戏的初衷。

早上编剧施如芳讲了，这出戏是针对

我从艺50年而特意为我量身打造的。

如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这

出戏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她之前一直

都是写歌仔戏。跟京剧也合作过一次。

台湾豫剧五十年的时候，我们演出了

《豫韵台湾情》，因为要在同一个时空

里表现不同的人物，就要赶妆，所以妆

扮就很紧张，不漂亮。如芳看了这个

戏，所以她在为我写《花嫁巫娘》的时

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要把我这一台戏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我非常美地呈

现出来，呈现我这五十年。

我的“夫婿”曹老师，是我亲自选

的。那个时候如芳他们有意找国光的

另一个演员，我说他才40多岁，我都

60多岁了，好像有点老牛吃嫩草的感

觉，肯定不好看。我想到曹老师跟我年

岁相当，要让我美美地谈一场黄昏之

恋，很美的一次恋爱。曹老师也很给面

子，答应了。因为施如芳是第一次编豫

剧，完全没有经验，合辙押韵怕韵脚压

不住。她之前虽然写过歌仔戏，但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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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都是--JJ,段一小段，四六句就结束

了，好像没有很完整的中心唱。左老师

对唱腔也很伤脑筋，花了很多心思，巫

娘最后想要去会情郎这一段就加了很

多左老师的东西，后来经过如芳重新

调整，才有所谓的核心唱段，这已经很

不容易了。

后面的戏，我们也感觉有点拖，但

我们还是尊重编导。我也要在这里说

一下导演，对她做一些夸奖。她很年轻

的，个子小小的，不起眼，话也不多。她

的每一出作品都得奖，我们觉得这个

小女孩不得了。她确实有想法，像第五

场我在回忆我的以往，采用一些戴面

具的小矮人出现在舞台上。左老师很

不高兴：这也算是一个中心唱段，干嘛

弄几个小矮人，我们戏曲传统就是主

角演戏，旁边人不能捣乱，把彩都抢走

了。但导演的想法是，我有三个主要唱

段，前面一段梦境的时候是描述心理

的，已经是我自己在唱了。这个是回首

往事，后面我也是一个人。不能让三个

画面雷同。所以导演想了很多方法，怎

么样让这个画面漂亮，不能光一个人

唱独角戏，而且它也是有意义的，包括

后面的踩高跷。为什么要小矮子、要踩

高跷?因为这个民族是长老在掌控一

切，所以把他的整个高度拉高，好像是

一个强权、权威在这里。为什么要用矮

子?因为这是巫娘的心境，虽然是对以

往美好的回忆，但对她也是一个不堪

的、扭曲的感觉，要用一种扭曲的方法

表现。一个矮子，一个高跷，反差这么

大，把时空也隔离开了，画面层次也出

来了，甚至还有一些隐喻，表示是这个

背后的强权在控制媚金。这些手法完

全是导演的创意。另外这个戏还用了

小剧场的一些手法，让我们这出戏表

演的元素更多元化，也让这个画面更

多样化。感谢所有专家学者对我们的

褒奖，我们还会继续再加油，再努力。

曹复永(台湾京剧第一小生)：

我参加《花嫁巫娘》是一个意外，

也可以说是临危受命。非常感谢豫剧

队能接纳我、包容我，还能指导我。开

始唱豫剧，我过门也听不懂，完全是隔

行如隔山。我开车也听，随时随地听，

最后还是没有听会。好不容易左老师

来了，天天跟在她后面学，还可以，总

算把这个戏演完了。可是演完以后，左

老师感觉我唱得很别扭，她不满意，要

重新编京剧腔。改成京剧后，有时候一

张嘴又是前面的腔，反反复复，非常痛

苦的事情。在这个戏上，我的确是比别

人花更多时间，忘了学，学了忘，今天

听到大家的褒奖，非常受鼓舞。对大家

的意见，我会虚心接受，对我们未来的

表演有很大的帮助。谢谢大家!

李利宏：(河南省艺术研究院院

长)

今天的会，我觉得受益多多，感动

多多，回忆多多。非常美好，也非常充

实。无论是从学术上，从友情上，从对

于戏的评价上，大家真是如一家人一

般，充分发表自己的感想、感慨和对豫

剧，对家乡的豫剧，对台湾豫剧整个发

展的展望，大家给了很多很多的谋划、

策略。在两岸豫剧文化交流中，双方是

互惠的、互动的、交融的，彼此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台湾豫剧的推广也好，

创新也好，和大陆豫剧、河南家乡这边

整个人才的交流、技艺的碰撞，这些东

西都是潜移默化的。正因为此，才有今

天彼此的辉煌，才有今天这种非常融

洽、非常有意义的局面。这是我今天一

天的收获和感受。

今天在发言中，两岸豫剧界同仁

彼此表达了对对方的思念和隋感。我

觉得这种思念、这种情感已经浓浓地

潜在了每个人的心中，因为豫剧，因为

梆子腔。所以，在这里，我代表河南省

艺术研究院盛情地再次发出邀请，希

望大家常回来。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

会尽力而为，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再一个，祝愿所

有在座的朋友们身心健康，创作丰收，

合家欢乐!

(李红艳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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